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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年伊始,国际舞台进入多事之秋。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1月

派军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并再度显露觊觎格陵兰岛的野心,一

时激起轩然大波,欧洲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反对。上述变局对现有国际

关系经典理论构成重大挑战,因为从拜登下台到特朗普再次就任的短短一

年时间内,国际权力格局与制度架构尚未出现明显更迭,而国际局势却显然

走向更加不确定的方向,国际关系经典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与制度自由主

义等均难以提供合理解释。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上述理论在重视权力结

构与制度安排等环境性因素的同时,相对忽略了“人”这一最大变数,因此国

际关系学界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创新。

一、
 

谁是国际关系中的人?

在国际关系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是领导人,尤其是大国领袖。结构现

实主义者也关注领导人的决策作用①,理性主义也辨析了领导人上台方式等

因素对决策的影响②。然而上述理论只是将决策者视为受到环境与制度约

束的理性行为体,认为人的自主性只是体现为在外部约束的选择空间中作

最优决策,而没有看到人对外部环境与制度安排具有重构或破坏的反作用

力,亦即只看到“时势造英雄”,而忽略“英雄造时势”。如果说二战时期,美

国总统罗斯福力挽狂澜,创建了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则当前美国总统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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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的退群、抓捕马杜罗、谋求格陵兰岛等行为可谓是以一己之力动摇二战后

的主权国家体系和美国霸权根基,导致国际规范退化和世界秩序恶化。上

述事件恐将成为美国领导地位衰落的转折点。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否则我们难以解释为何特

朗普会再度上台,也难以解释为何类似特朗普的其他民粹领导人与政党在

各国也日渐壮大甚至掌权。因此,除了领导人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影响决

策的精英与民众。特朗普并非单兵作战,其背后有 MAGA力量和大量支持

特朗普的民众。① 当前的网络技术与数字空间放大了大众的声音②,舆论精

英可以引导民意,使网络舆情成为难以忽视的力量,进而影响各国决策与选

举。在民粹主义思潮和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下,精英与大众的声浪将形成大

势所趋的浪潮,对现有国际体系造成冲击。
 

特朗普现象的背后是民粹主义思潮的盛行,这不仅意味着自由主义受

到挑战,也意味着当今世界在价值观判断上出现重大分裂。③ 上述思想矛盾

对立的核心问题在于:本国利益是否优先? 特朗普的回答是肯定的,其“美

国优先”的口号也赢得了美国民众的支持。与之相伴的下一个问题是:若本

国利益优先,能否以损害他国或者全球利益为代价保证本国利益? 特朗普

第二次当选后的关税战与抓捕马杜罗等行为表明其回答依然是肯定的。但

若各国都接受这一极端民粹的立场,则全球会陷入“上下交征利”的困境

中④,规范退化与秩序恶化势所难免,二战后建立的雅尔塔体系也难以维系。

二、
 

作为自变量的人:
 

人对国际体系的影响

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人视为被环境所影响的个体。在现实主义与理

性主义理论中,决策者是谋划国家利益、精于计算国家或个人利益的理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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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体。建构主义意识到无政府文化对身份与利益认知的塑造作用,但人依

然是按照无政府文化所塑造的利益偏好而进行决策的。上述理论均强调外

部环境对人的影响,人是国际体系与制度等环境因素的因变量。然而,人也

可以成为自变量。决策者不仅可以制定战略、进行决策,还能反作用于国际

体系和国际机制。例如二战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创设联合国,推进二战后

的一系列国际机制安排。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导致苏联解体,一举改变

国际格局,标志着冷战两极格局结束,世界进入美国独霸的后冷战时代。

特朗普当前的所作所为也在反作用于国际体系。二战结束以来,美国

在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原则下,依靠马歇尔计划和全球同盟体系奠定了美

国霸权地位。而特朗普抓捕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与退群等行为严重破坏主

权规范和国际规则,将削弱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合法性。此外,美国对格陵

兰岛的算计必然破坏美欧同盟,恐将降低欧洲对美国的信赖。尽管从决策

动机看,特朗普上述举措的核心考量可能是其个人利益诉求,试图提升支持

率,进而巩固国内的中期选举优势。但是特朗普身为当前世界霸主国美国

的领导人,且其民粹主义获得美国民众支持,并在其他国家扩散,则其决策

的影响将是广泛深远的。当美国作为体系主导国家却不维持规范和秩序,

而是依靠强权行事,世界将进入“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局面。

当人被视为外部环境的因变量时,领导人是否能够根据国际权力格局

与制度架构做出最优选择就是衡量决策者的关键指标。因此在现实主义或

自由制度主义视野下,理性与非理性就是评价领导人的核心维度。而当人

被视为对国际体系具有建设或破坏作用的自变量时,理性显然不是充分的

衡量指标,因为此时决策者所面临的除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之外,还有国

际利益。因此,道义现实主义借鉴中国古代哲学理念,将领导人划分为王

道、霸道、强权等不同类型,就具有合理性。① 当领导人重视国际责任与道德

义务,兼顾本国利益,可谓王道领导人;当领导人高度重视本国利益,相对忽

视国际道德,可谓霸道领导人;而若领导人只重视个人利益和部分国家利

益,不惜损害国际道德,则是强权领导人。按照上述分类标准,特朗普当前

的行为显然不能被称为王道或者霸道,因此其对国际体系与规范的破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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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显而易见的。

三、
 

作为变数的人: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方向

规律性现象帮助我们探究理论中的变量,不规律的变数则帮助我们在

现有理论基础上找到理论创新的源泉。正如在统计回归模型中,只要存在

随机扰动项,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解释程度就没法达到100%,残差必然存

在。然而如何从残差这类变数中找到新的解释变量,则是模型创新的起点,

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亦是如此。例如当国际关系学界发现传统的现实主义

和自由制度主义难以解释戈尔巴乔夫任内苏联解体的现象时,建构主义便

应运而生。当今之世,当世人难以理解特朗普自掘美国霸权根基、退出国际

组织、破坏国际秩序与规范的行为时,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创新便是时代

需求。

道义现实主义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和范式创新的有益尝试,在将人视

为自变量时,反观人对国际体系权力格局、规范文化、制度共识等环境性因

素的影响①,充分挖掘出长期被忽视的人的主体性作用,为国际关系学界推

动范式创新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人作为变数的关键表征在于人不一定循规蹈矩,其决策难以预期。例

如拜登和特朗普都意识到美国实力相对鼎盛时期有所衰落,但双方的应对

方案截然不同。拜登任内,美国倚重盟友,对华进行“小院高墙”的封锁;而

特朗普则损害丹麦等传统盟友的利益,其原因在于特朗普更为重视个人利

益诉求。特朗普希望成为青史留名的总统,因此将对外强硬特别是开疆辟

土作为其外交功绩。当特朗普不谋求宏大布局的美国战略优势,而是寻找

实力较弱的对象实现其外交重大突破,甚至希冀能扩张美国领土时,则委内

瑞拉和丹麦等中小国家就成为特朗普的首选目标。

人心易变且难以捉摸,忽略人的变数就可能导致基于既往理论进行的

预测出现偏误。《国际政治科学》杂志于2025年发表了四篇预测文章,《2025
年中美关系恶化趋势难以逆转》一文成功预测到双边关系的恶化趋势,其原

① 阎学通:《道义、政治领导和国际秩序———道义现实主义的自变量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

治》,2026年第1期,第24—37页。



编者寄语 Ⅶ    

因在于对特朗普第一任期执政特点的数据分析有助于预判其第二任期的倾

向。① 《中韩关系有限回暖趋势分析》一文对于尹锡悦和李在明的对华立场

有清醒认知,也成功预估了双边关系的缓和。② 《特朗普2.0时代中国与英

法德三国关系:短期波动,长期趋稳》预见到了欧洲大国的对华政策可能转

变,但低估了特朗普政策对美欧关系的破坏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冲击。③ 《中

日关系的缓和机遇及其不确定性》由于没有预见到日本首相由石破茂变为

高市早苗所导致的外交立场转向,而误判双边关系的走向。④ 可见,领导人

因素是外交关系中的重要变数,不容忽视。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⑤总结过往经验,反思现有理论的不足,是新

理论与新范式创新的起点。孔子等人根据卜筮记录,在龟卜预测的基础上

探究天道哲理,发现人的关键作用,“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

业,以断天下之疑。……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⑥这些

发现为儒家体系提供了理论根基。当今国际关系的乱象也为我们反思国际

关系理论创新与范式突破提供空间,帮助我们用新的视角观察国际关系中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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